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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到古楼，桃花便以各
种形式在脑袋里涌现，或“灼灼
其华”的画面，或“可爱生红爱
浅红”的诗句，也有蒋大为“在
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深情表达
的歌声。车窗外，一片片油菜
花成规模有建制地闪亮，在田
野里或者山坡上飞来飞去，整
个春天，似乎就被这些花草点
亮了。

车子缓缓驶入过江楼村，
也 就 基 本 上 抵 达 了 桃 园 边
缘。一下车，竟能强烈地感
觉 到 桃 花 千 朵 万 朵 齐 齐 欢
呼 ，潮 水 般 向 我 们 奔 涌 过
来 。 我 们 都 显 得 激 动 而 恍
惚，有君临天下的错觉。“我
们来了，古楼。”“你们好啊，
桃花。”桃花摇曳多姿，每朵
都是热情的笑脸。

在桃花热情的招引下，我
们纷纷进入桃园深处。放松
自己吧，去和桃花自由约会，
去伸手摸摸，去闭眼嗅嗅，去
侧耳听听，大家无不享受着桃
花带来的温馨和喜悦。这份
喜悦，或许也只有告别人世的

“车马喧”，来到古楼才可以
“怡然自得”。

光和人，风和声都是桃林
里的自由穿梭者。

桃花各美其美，游人忙忙
碌碌，人和花都在春风里彼
此寻找，相互期待对方的出
现。有个身着汉服的少女依
靠了一株桃花（那一定是她
最喜欢的一株），咔咔拍照，
留下“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照
片。我举起手机，忙忙地要
拍下这组画面，却不料我拍
照 的 样 子 被 朋 友 给 拍 了 下
来。有人大声朗诵“桃花春
色暖先开”，诗人是想赞美桃
花在温暖的春色中先于百花
绽放，而我却想赞美那个比
桃花还美的女子，她是多么
青春艳丽。

桃花太感染人了，我得继
续寻找属于自己的桃花。路
边很多当地的农民，悠闲地兜
售着柑橘、土鸡蛋、折耳根、农
家香肠腊肉。一群穿着古代
服装的男女，他们拿着手机互
拍视频，嘻嘻哈哈，完全没有
穿越而来的陌生感。一朵一
朵地靠近，一朵一朵地辨认，

“去年”最好看的那朵桃花，

“今日”哪儿去了？都美，都美
啊。桃园里有人在一块石头
上雕刻了近百个“桃”字，不同
的字体有不同的风格，其中有
一个“桃”字，形状好像树上结
着果实，线条古朴厚重，有青
铜器铭文的质感。恰好一朵
桃花悠然飘落下来，诗歌一般
落在它的上面。“桃花”，“桃
化”，花化为果，花也化育了一
方文明。我终于找到自己喜
欢的桃花了。

不远处忽然锣鼓喧天，人
声鼎沸，当地朋友说，那儿是桃
博园，古楼桃园最核心的部位，
里面娱乐项目更多，是“桃花
节”最大的舞台。花开以花为
节，果熟以果为节，花和果便不
仅仅是花和果，是繁荣经济、助
农增收的有效措施了。我们赶
到桃博园的时候，果然台上演
员劲歌热舞，台下群众挥手摇
曳，台上台下，动感呼应，节奏
欢快，人人都是舞者，个个都是
歌手，四处桃花在阳光下起伏
奔跑，整个桃园俨然天地间最
热闹的舞台了。

我们身处其中，也不由自
主地随着音乐舞动起来，广场
舞盛行的年代，个个都跳得有
模有样，汗水没多久就出来了，
大家脸上都洋溢出“桃之夭夭”
的笑容。

再远处山坡上有白墙黑
瓦的房舍，国画般缥缈在火
红 的 云 霞 上 面 。“ 春 来 遍 是
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朋友说，那里是“月亮湾”，
我 们 中 午 就 在 那 里“ 吃 土
菜，享乡愁”。“月亮湾”，多
好听的名字，不禁让我想起

“ 万 树 桃 花 月 满 天 ”的 诗
句 。 从 色 彩 上 看 ，桃 花 属
火，有阳刚之美；月亮属水，
有 阴 柔 之 美 。 走 进“ 月 亮
湾 ”，果 然 有 古 朴 清 雅 的 风
格。山下桃花映照了天空，
身边零星的桃花、素白的梨
花，让我们身处“桃红梨白”
之中，成就了经典画面。

“月亮湾”老板姓张，是返
乡创业的有志青年。他笑着
说，桃花开了我们要挣一波钱，
桃子熟了我们又要挣一波钱。
他说“一波”的时候，我看到了
他幸福的眼神，也再次看到桃
花一波又一波向我们涌来。

在广袤的成都平原，这片被誉
为川西坝子的沃土上，温江区犹如
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成都的西
大门，位居“上五县”之首。这里地
势平坦，无山无丘，土地肥沃，物产
丰饶，金色的水稻与小麦铺满田
野，是川西坝子不可或缺的米粮
仓，因此赢得了“金温江”的美誉。
温江之名源于岷江的滋养，江水至
此始温而得名。金温江之金，我理
解为土地的金贵，因为它是四川面
积最小的区县之一。我虽出生于

“下五县”的邛崃市，但早年亦属温
江地区管辖，从广义而言，我亦是
一名地地道道的“温江人”。自温
江专区撤销并划归成都市管辖后，
我踏上了这片土地求学，毕业后更
是在此地扎根，历经奋斗、创业，直
至安居，至今已达四十载春秋。

忆往昔，20世纪80年代中期，
我初到温江，长途汽车的颠簸行程
耗费了两个多小时。那时，碎石路
面蜿蜒，车辆行驶其上，不仅速度
迟缓，更伴随着剧烈的摇晃，令许
多中老年乘客及孩童饱受晕车之
苦，泪眼婆娑，旅途仿佛一场煎
熬。转至90年代初，我在温江刚刚
定居下来，就急忙了却第一桩心
愿：年过八旬的外婆想到我居住的
地方来看看。某日，我与家人商
量，驱车前往蒲江县接外婆，一路
上她满怀期待地询问温江的江景，
那份憧憬溢于言表。抵达后，外婆
惊叹于温江城的宏大。也难怪，她
从小虽生于富裕家庭，但因为性别
的原因，很少出门。及至后来能够
自由行走，经常去的也只是居家附
近的镇街集市，连所在地的县城也
没有机会去到过。来到温江，她甚
至不敢独自上街，生怕迷失了方
向。那一周，她大部分时间就待在
我早期的小南街（现为赞元街）家
中五楼之上，下楼时间极其稀少，
更无缘去到最真实的“金马河、江

安河、杨柳河、清水河”一睹“四江”
之容颜。当年人们还愁解决温饱，
无暇顾及河边还有风景，这也是世
间许多美空自美着的缘由吧。归
家时，她笑谈自己已在温江住了半
年之久。那份对孙辈的疼爱与骄
傲，溢于言表。我深知，“老糊涂”
之言，有时亦饱含温情与夸赞，岁
月虽带走了记忆，却永远铭记着人
间的温暖与美好。

外婆不知道的是，那时候的温
江，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形象
地描绘了这座城市的小巧与简陋：

“一座温江城，青蛙守大门。街道
不过十，单灯照全城。”我记忆犹
新，从成都入温江，必经长安桥，而
后便是和宁街、东大街、西大街等

几条主街，两旁延伸出迎晖路、公
园路、文化路等支路，小南街、大南
街等小巷穿插其间，部分小巷尽头
便是稻田，春日里桃花李花竞相绽
放，慈竹翠绿亮眼，一派田园风光
景象。而所谓“青蛙守大门”，则是
街道两旁站立的青蛙形状的垃圾
箱，夜晚昏黄的街灯如孤独的星
光，守望着城市的静谧与孤寂。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温江带来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成都市
的卫星城，温江借助金马新村对外
开放窗口的影响力，有了台商工业
产业园区，国企私企让经济飞速发
展，迅速崛起为“蜀中第一小康
县”。特别是中国第六届花卉博览
会的成功举办，更是让“居住在温

江，美食在温江”的理念深入人心，
“南城北林”的发展格局日益完善，
健康医学城的康养理念也蓬勃发
展起来。南城以成雅高速为界，新
城崛起；北林则大力发展花木产
业，温江人享受着“一城烟火半城
林”的花园城市生活。地铁双轨并
行，成雅高铁穿境而过，成新蒲快
速通道畅通无阻。温江东邻国际
大都市成都，南接双流国际机场，
西望西岭雪山，北邻双遗产风光旖
旎的都江堰、青城山。生活在这里
的人们，幸福感溢于言表。

在文化部门工作的这些年里，
我有幸参与并梳理了温江的历史
文化，编辑出版了12部“温江历史
文化丛书”，包括《历代诗人咏温

江》《温江民间故事》《温江名胜古
迹》以及《首届鱼凫杯全国微小说
奖获奖作品》《文人笔下的温江：与
李白同游鱼凫》等。“鱼凫文化发源
地”“王光祈音乐之乡”温江的这两
张文化名片深深烙印在我的心
间。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鱼凫村
遗址”与“鱼凫王墓”见证着历史的
沧桑；王光祈纪念馆坐落于温江公
园内，他的事迹，尤其是他的“直行
终有路，何必计枯荣。”永远激励着
温江人不断进取、勇于探索前行；
而温江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是
吸引了唐代李白、杜甫，宋代陆游、
范成大、朱熹等众多文人墨客留下
优美的诗篇。尤其是朱熹的律诗

《温江道中》，以质朴的语言描绘了
一幅地方风俗画，“温江离省近，民
俗倘称饶，处处是流水，时时当渡
桥。”让人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读
来回味无穷。当代有影响的作家、
诗人、学者阿来、叶延滨、张新泉、
熊召政、谭楷、蒋蓝、石厉、晓雪、达
真、程维、何大草、凸凹等，留恋往
返在鲁家滩、幸福田园、岷江村的
美景中，也不吝笔墨为温江写下了
鲜活的诗文。

如今，驱车回乡的路途时间虽
已缩短了一半，然而，外婆已逝，她
未能亲眼见证和感受温江今日的繁
华与美丽，这成为了我心中永远的
遗憾。但我相信，温江曾给外婆留
下过美好的记忆，定会在天堂中长
久地伴随着她。今日的温江，城市
规模已扩大几倍，四季花香四溢，处
处充满生机。站在城市之中，遥望
雪山之巅，那份宁静与美好令人心
醉。我曾以《温江赞》为题写下一首
绝句：“一城繁盛半城闲，梦里炊烟
有几弯。人海茫茫谁个识，哪群楼
上起云山。”幸福温江，美好之城，这
便是我魂牵梦绕的家乡——成都金
温江。生活在这里，情感浓郁如酒，
梦想绚烂如花。

路遥故居。

路
遥
画
像
。

温江春色。李永康 摄

绚烂成都金温江
□李永康

走进古楼桃花园
□何源胜

拜谒路遥故居
□肖笃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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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陕北，塬上已少了绿
意。但峁梁上移动的羊群，田地里
青黄叶子掩露的玉米棒，沟壑畔小
米弯腰沉坠的谷穗，以及房前屋后
挂在树上的红枣，无不还在洋溢着
收获季节的暖意。

就在黄土高原这坦荡舒缓、犹
如暖色油画的时节里，我来到陕西
省清涧县石咀驿镇的王家堡村——
路遥从出生到上小学前生活与成长
的地方，实地走进他的世界，阅读他
的人生。

路遥故居，位于 210 国道西侧，
依山峁而建的院落呈现一排老旧的
窑洞，院内院外散落着几棵枣树，门
前杂草依稀，野花闪现，石碾和磨盘
搁置墙角。如今人去屋空，一切仿
佛皆已归于沉寂，融入黄土大地。

从路遥故居返回，走过跨越国
道的人行天桥，在东侧宽阔处，矗
立起路遥纪念馆。纪念馆中西合
璧，通体白色，三角形房顶，有欧式
廊道和罗马石柱，窗户和两边的花
格房棱保留陕北窑洞的风格。馆
门一侧立有路遥察观世界体味人
生的汉白玉塑像，馆前场地中央则
昂扬着一头奋蹄的拓荒牛，正拖拽
着路遥的两部名著《人生》和《平凡
的世界》砥砺前行。拓荒牛那高昂
头颅张扬力量，不服输、不退缩、不
妥协的意志形象，再现着路遥以笔
为犁耕耘文坛的精神气概，诉说着
他“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
献”的铮铮誓言。

走进宽敞明亮的展厅，赫然展
现眼前的是路遥“思考者”的雕像，
沉静睿智，令人肃然，而他的半身铜
像则在庄重中显示出安详的神态。
在二楼展厅，还塑有路遥的两尊真
身蜡像，一个是他身披大衣站立、双
手环抱夹烟凝视的身姿，一个是他

独坐一隅、俯视土地苦闷思索的形
象，都栩栩如生到“惊”人的程度。

纪念馆展厅分为“苦难的日子”
“山花时代”等6个部分，共展出和收
藏路遥生前生活用品、手稿、信函、
照片、影像视频等珍贵实物及资料
600余件，真实地诠释了路遥的创作
历程。展厅不但荟萃了路遥各个时
期不同版本的文学作品，还复现了
他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时查
阅报刊资料、到铜川陈家山煤矿体
验生活时与矿工同吃住同劳动等经
历，引人思考和铭记。

参访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
路遥的日常生活中，除了烟，陪伴他
的就是大葱。当然，延展开去，就路
遥短暂而闪亮的生命而言，陪伴他
的还有物质贫困、精神苦难和创作
的艰辛寂寞。

路遥本名王卫国，7 岁时，为了
吃饱饭和实现上学的愿望，过继到
延川县农村的大伯家。小时候在村
子里当孩子王，青年时被结合进县
革委会任副主任。回到村小作民办
教师，上大学进中文系，任省级文学
期刊编辑。初恋分离，婚姻受挫，病
痛折磨，命途多舛。所有这些经历，
今天看来，无一不是他文学创作、尤
其是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辉
煌诞生的奠基礼。

在中篇小说《人生》中，高加林选
择城市的黄亚萍而抛弃农村的刘巧
珍，是人性的真实书写。而生活中的
路遥，既有对于浪漫爱情的理想追
求，也有“找北京知青供他上学，从而
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现实追逐。路
遥身上带着传统“农村味”，又兼具有
现代“城市味”，却自称是“农民血统
的儿子”。成年的路遥戴着斯文的大
镜片眼镜，待人处世却有霸道的时
候，更难掩写作上“如昼伏夜出之猛

兽”的气质。路遥的这种“两面性”，
还体现在他舍小恩而报大恩的抉择
上——因个人能力和精力有限，拒绝
亲友的求助，以优秀的作品回报更广
大的民众；体现在他时常处在“穷”与

“大方”的纠结中——靠借路费去北
京领文学奖，却要喝咖啡，为女儿满
西安城寻找西餐，坚持抽高档香烟以

“显庄严”。
然而，但凡接触过路遥的人，却

又说他是一个豪爽痛快的人，是一
个大气磅礴的人，甚至认为他理应
该成为一位出色的从政者。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主题宏
大，气势浩渺，故事内涵丰富而深
刻。它之所以影响了千万中国人，
至今还是高校借阅量突出的图书，
我总以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其艺术
与审美的真实。以孙少安、孙少平、
田晓霞等为代表的一众人物形象，
犹如一盏盏指路的明灯，真实和真
性地引导着人们如何对待家庭、事
业和苦难，如何积极向上地支撑起
自己的人生，并进而懂得“平凡的世
界会创造出不平凡的事业”这样的
道理。可以说，小说《平凡的世界》
质朴的语言里，每一个文字都燃烧
着真诚与热血，最终汇聚成一部深
刻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巨变背景
下，普通人唱响不平凡命运交响曲
的鸿篇巨制，也彰显出作者路遥博
大的理想胸襟，和无尽的悲悯情怀。

路遥最终因肝硬化腹水于42岁
英年早逝，无疑是中国现实主义文
学的一大损失，恰如作家贾平凹所
说：路遥就像是夸父，倒在追逐（文
学）梦想的路上。

离开纪念馆时，深蓝高远的天
空下，黄土大地愈发显得厚重，富有
生机和韧性。在一种于苦难中上扬
的苍凉智慧里，我想起了路遥曾经
说过的话，“我这辈子是离不开这个
地方了，每看到干涸的土地上冒出
一根草芽，开出一朵鲜花，我都能激
动得泪流满面！”

请一定用乡音
喊我的名字 （组诗）

□马驹

歌
诗诗

乡音

故乡落雪的时候，
我在南方工厂，那洁白如思念的流水线上，
缝制着羽绒服，
却在潮热里捂暖了整个寒冬。

故乡梨花开遍山野的时候，
请一定用乡音喊我的名字，
我将即刻踏上归程。

我要从这烂漫春日回溯，回到被我遗落的冬日，
不想再一次与那片纯净的雪白失之交臂。

梨乡来信

梨花的雪白翻涌到半山腰
邮差在薄雪下翻找
去年春天的明信片
倒春寒打结在花草树木的枝丫间

性子较急的春鸟的叫声戳破了夜的封印
蜜蜂忙着填写邮编
山风迷路了，在桃树李树杏树间打转
种梨人搓着如枝条般的手
数枝头蜷缩的春天

天上的白云朵朵都是盖过戳的挂号信
所有飘落的花瓣都是超重的思念
月光把石板路洗得发亮
每片落下的梨花
都是邮戳轻轻的
盖在台阶上

裁春记

梨花举着白瓷碗
天空退回误点的雪
山岭在碎瓷中慢慢愈合
鸟喙啄开清晨的壳
蜂针在花朵里绣甜蜜
空山对着空山呼喊了一整夜
喊来了遗落的旧钟声

老裁缝抖开三尺白云
说这才是新绢
青石板上滚动的
都是褪了毛边的月亮
山风挤进祠堂的门缝
碎瓷片在泥巴里翻身
拼出请柬的棱角

嘉陵江边梨花白

正午的枝条背着开口的梨花
江水在下游搬运着浪花
你弯腰拾起的花瓣里
藏着去年未化的雪

风从北岸卷过来
梨树林哗啦啦举起手臂
有人摊开掌心接住
正在坠落的春天
水珠沿着指尖
流向更深的凉意

黄昏在树隙间反复临摹
误入者被影子嫁接成
斜逸的新枝
而泥土深处的脉搏突然收紧
千万朵白正逆着暗流
涌向被暮色咬住的
最后一根弦


